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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失城

张苟穿着半截袄，蹲在院子里拿沸水薅鸡毛。

宅子不大，是面街南向的四开间厢楼，推门进来便是中庭。厢楼后是座

三分之一亩大小的园子，整出一片夯实了的地，堆放了些石锁等练力的物事，

角落里用竹篱围出一小片菜畦，还有一眼石井。

宅子里两名仆妇都告了假回乡下过年去了。今天无须到东衙守值，张苟

得闲，却被支使来做杀鸡宰鹅的事情，搞得井台上鸡血淋漓、一地鸡毛。

院墙外人声鼎沸、锣鼓声响，外府县战祸不休、民生涂炭，崇州城里虽

说没有太多的奢华气息，却是难得的太平气象。

张苟当了指挥参军，月银有八两。家里儿女四人，妻妾二人，加上老爹、

老娘以及投靠来的妻弟一家四口、小妾的老娘及幼弟，再加上请来帮佣的两

名仆妇，每月八两银要养活近二十口人，也有些窘迫。好在军司府对吏员武

官的家属，每月都按人头定量平价供给米粮油盐、布匹及果蔬鱼肉等物资，

也就能应付过去。

“哎哟哟，这下等贱活怎么让姐夫来做，阿珠婆子死哪里去了？”

张苟抬头见小舅子跨门进来，站在那里说风凉话，却不过来帮忙，也不

理会他。

“按说姐夫是做将军的人了，只是这栋破楼做将军府邸也太寒酸了，到

底是淮东不重视姐夫你。想当年我在江宁城里揽活儿时，不要说将军了，便

是将军府前的看门人，家里的宅院都要比这阔绰。”

“哪这么多废话！”张苟抬头瞪了小舅子一眼，冷声说道，“淮东哪个将

官敢喝兵血，先想着自己的脑袋能不能保住。你在宅子里白吃白喝也有三个

月了，我看在你姐的面上，待你也不薄。过了年节，给我滚出去，我这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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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宽敞了！”

心知张苟是满手血腥的人物，小舅子脸僵在那里，不敢还嘴。

张苟只觉得小舅子在眼前碍事，挥手让他离远一些。这会儿前庭门给人

扣得“砰砰”直响，张苟只当衙门有什么事唤他过去，拿了布巾擦了擦手，

往前庭走去，却见陈渍闯似的走了进来。

从九月以来，淮东就轮番对浙南、闽东沿海进行扰袭。陈渍率部在浙南

打了两个多月，这回撤回崇州进行休整，张苟便要陈渍到家里吃年夜饭。

“这天时还早，你怎么就回城了？”张苟问道。

“杆爷要给押来崇城了，”陈渍脸色阴沉地说道，“这回怕是脑袋难保了！”

张苟骇然色变，满心疑惑，先沉着脸将院子里的家人都赶回屋去，才问

陈渍道：“杆爷在睢宁当指挥使好好的，怎么会给押来崇城？”

“杆爷把睢宁弄丢了。”陈渍说道。

“什么！”张苟愣怔了半晌，才恨恨地说道，“睢宁丢就丢了，他来崇城

送死做什么？”

“你知道是大小姐夺了城？”陈渍问道，“不仅睢宁，连宿豫也一并丢了！”

张苟急得直跺脚，说道：“这有什么难猜的，不是大小姐夺城，睢宁、

宿豫哪有这么容易丢，还能让崇州一点儿都觉察不到？杆爷也不是头一天带

兵！杆爷既然轻易地将两城送给大小姐，坏了淮东在淮北的形势，他跑到崇

州来负荆请罪，算哪门子事？”

“杆爷是怕连累我们，才自个儿跑到泗阳投监的。徐刀子快马跑来找我，

求我保杆爷一命，我能有什么办法？只能赶来找你商量。”陈渍焦急地说道，

“杆爷正在押来崇城的路上，怕是明后天就会进城了，你说现在怎么办才好？”

张苟摸着下颔的胡茬儿，也没有计较徐刀子为何去找陈渍，而没有先过

来找他，心里思量：睢宁、宿豫两城，在北线对淮东的意义，跟南线的嵊泗

同等重要，是淮东展开出去的两翼，孙壮拍拍屁股就自断淮东的一翼，淮东

哪能轻饶了他？

张苟急得直跺脚，让家人赶紧将他的武官服拿来，要陈渍将佩刀丢在家

里，随他先去东衙请罪再说。

进了东衙前院，就听见里间有人大声诉苦：“乱臣贼子，乱臣贼子！枉

大人对他如此信任，授命他守睢宁、宿豫，他之作为，与开城迎贼何异？一

夕之间，淮泗形势就骤然崩坏，不晓得又有多少乡民将背井离乡、死于战祸。

睢宁城两番从老夫手里丢走，老夫也无脸再见郡司长官，只希望能亲眼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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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贼子受诛而死！”

见陈恩泽守在官厅外，张苟问道：“谁在里面？”

陈恩泽还没回答，就听见里面林缚的声音传来：“李大人少安毋躁，两

番失城，实非你的过错，岳督及郡司诸位大人都会明白，贼寇流匪，叛来叛

去，本无信义，也是正常，李大人可不要为此气坏了身子。待孙壮押来，本

官自然会给你一个交代。”

张苟想起先前那个苍老的声音是睢宁知县李卫，原来孙壮还在押解途中，

李卫倒先赶了过来，想来孙壮将睢宁、宿豫二城丢给大小姐，怕激怒淮东，

没有留难原睢宁、宿豫两城的官吏，心想只要事情留有余地就好。

张苟拉了拉陈渍的衣袖，要他先留在外面。

陈渍不解，他心里急切为孙壮开脱，抬腿就往官厅里闯。

林缚见陈渍没有通报就跨门进来，脸色一沉，喝道：“出去！没有通报，

没有得到准许，谁让你进来的！”

陈渍也是暴躁性子的一个人，偏偏被林缚当头一喝，陡然间便心慌起来，

硬生生地收回跨进门槛的脚。

张苟在门槛外说道：“军情参谋司指挥参军张苟携崇州步营第一营指挥

陈渍特过来向大人负荆请罪！”

“进来吧。”林缚说道。

张苟与陈渍走进官厅，林梦得、秦承祖等人都在；李卫坐在林缚的下首，

看他们的眼神有如看仇敌。

张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想请罪，不知道该请什么罪；想求情，也

不知道该怎么替孙壮求情——按说他与陈渍这时应该不知道这个消息才是。

张苟与陈渍在堂前跪下，叩头道：“孙壮愚于旧忠，实无坏心。”

“说得好听，”林缚冷声道，“四五十万饥民，有如蝗群，东进过境，片

草不存。他孙杆子是没有坏心，对旧主还存有忠义，真是好啊！拍拍屁股就

将两城丢了出去，但是睢宁、宿豫、沭阳、海州以及山东等府县的百民民众

又有何罪过，偏要受他的牵累再遭一次大劫难？”

张苟脸色沮丧，他是从流民军过来的，知道人将饿死，到绝望时会做出

怎样的事情来。被陈芝虎困在淮阳城里数月、奄奄一息的四五十万饥民，一

旦东进，就是放开闸的洪水、下了山的饿虎，大小姐根本就控制不住。

要是红袄军将睢宁、宿豫以及泗水以东诸县再糟蹋个遍，林缚有什么理

由还饶过放祸水东进的孙壮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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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铠甲俱全的周普按着腰间佩刀走了进来，看到跪在地上的张苟、

陈渍，骂道：“你们两个龟孙子知道消息倒快，是嫌这边不够热闹？”

张苟、陈渍没敢回嘴。

林缚问周普：“都准备齐当了？”

“第一营、第二营轮到值宿，能随时出发，另两营最快要等明天早晨，”

周普说道，“大过年的，也不得安生！把孙杆子那龟儿子斫碎了，先给大伙

儿解解气！”

林缚无力地说道：“你先率两营随我北上，”看了地上跪着的张苟、陈渍，

说道，“给他们准备两匹马，也给李大人准备一辆马车……不知道刘庭州跟

江宁那面会发怎样的脾气！”

孙壮弃守睢宁、宿豫二城，仿佛在淮泗地区打开一个大缺口，被陈芝虎

困在淮阳的数十万饥民，如洪水猛兽似的蹚过汴水东泄而来，顿时将好不容

易安定下来的淮泗形势搅得一塌糊涂。

张苟、陈渍随林缚马不停蹄地赶到山阳驰援，已经是崇观十三年元月初

三了，孙壮也是中途被林缚传令带回山阳羁押。张苟、陈渍在山阳里的大牢

里，看到被重枷锁住的孙壮。

孙壮乱须如虬，坐在牢里的干草堆上闭目养神，听着铁制监门打开的哐

当声，睁开眼，就觉门口的强光刺眼，张苟与陈渍背光走进昏暗的大牢，他

一时也没有认出来。

等认出二人来，孙壮哈哈一笑，说道：“哭丧着脸给鬼看啊！能在死前

见你们一面，也算值了。大小姐走投无路，四十万人被困淮阳城，我不帮大

小姐一把，死后无脸见安帅，也希望不会害你们受牵累。”

“你这只疯狗，你全你的忠义，却把我们一起拖下水，”隔壁监房里有人

冲着孙壮破口大骂，“要是害爷爷给一刀砍了，爷爷做鬼也不放过你！”

“呸！贪生怕死的孬种！不念安帅当年待你们如何，只贪图自家的富贵，

死了活该！”孙壮啐了一口，回骂过去。

淮泗战事之后，流民军一部分归降，一部分随刘妙贞西渡汴水，一部

分随孙壮编入步军司北军，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北军一万两千卒，孙壮所

辖部众不过四千人，其余人只是受他节制。孙壮假戏真做，将两城丢了，将

四千部众也交给马兰头，自个儿跑到泗阳来投监。

北军的其他将领都是被孙壮以及带部潜入两城来的马兰头所部胁迫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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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失城后，有人重新投效旧部，也有三十余名将领带着家小跑到泗阳投监。

占了两城的马兰头，也没有为难他们，只是将他们手下的兵卒扣了下来，任

他们带家小离开两城。

这三十多名北军将领里，倒不是说洗心革面、一心跟着淮东混，而是对

流民军的前途实在没有信心；再说了，他们真要是忠心耿耿、不忘旧情，当

初早就随刘妙贞西渡汴水进淮阳了。不过到泗阳后，曹子昂一时也无法分辨

真假曲直，以失城之罪，将他们统统关进山阳县的大牢里，等林缚过来一并

处置。

本来都是手握兵权的淮东北军将领，因为孙壮的缘故，一夜之间失去兵

权不说，还沦为阶下囚，叫他们如何不恨孙壮？孙壮要尽对安帅、对红袄女

的忠义，率部去投靠也可以，偏偏将他们都拖下水，叫他们怎么心甘？

当然，除了这三十多北军将领，孙壮过来投监时，也有十一名部众相随。

这十一人，有孙壮的部将，有孙壮的扈卫，都不愿看孙壮一人过来受刑就死，

追随过来。

这两拨人有个很明显的区别，孙壮与其部众，将家小都留在睢宁，他们

过来就是打算投监送死的，以全兄弟之义；其他的北军将领，将家小带上离

开双城，是确实不想跟流民军再搅和在一起。

张苟与陈渍一路过来，也大体将里面的是非曲直理清楚，看着孙壮与人

对骂，心里又是悲凉又是难过，不忍孙壮受这些人的污辱。张苟对他们说道：

“你们的事情，待制置使核实清楚，自然会放你们出去，你们还是少安毋躁

的好。”

听张苟这么说，这三十多名受牵累的北军将领都一时息了声，转过头来

跟随张苟、陈渍进监房来的陈恩泽叫冤诉苦。

张苟、陈渍及陈恩泽看过牢中监押的诸将，便去林缚在山阳县里的临时

行辕见他，没走进官厅，就听见刘庭州严厉的指责声：“你纵贼东逃，养寇自重，

当真以为天下人都瞎了眼睛不成？”

张苟与陈恩泽面面相觑，他们都晓得刘庭州与军司府不对付，怎么刚赶

过来就吵上了？听刘庭州的语气，将两城失守的责任，都推到了林缚的头上。

三人硬着头皮走进官厅，就见林缚铁青着脸回应刘庭州：“丢了两城，

我有责任，但要说纵贼、养寇，刘大人这污水未免泼得太爽利了！”

除了刘庭州，检校御史唐恩叔及新赴任的淮安知府刘师度、山阳知县梁

文展等人都在官厅里；还有两人的面孔很陌生，张苟未曾见过，一人穿着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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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尉武官服，一人穿正五品文官服，想来都不是小角色，看他们的神色，似

乎都站在刘庭州那一边。

“你敢说当年红袄匪军西渡汴水进淮阳，不是你私纵所致？”刘庭州脸

涨得通红，说到激动处，颔下白须颤抖，“今日失二城，与当年你纵红袄匪

军西渡汴水，有何两样？旁人不晓得孙壮与贼暗通款曲，又岂能瞒过你的

眼睛？”

“刘大人，你高看我了，”林缚冷冷一笑，说道，“照你所说，你当年率

渡淮军北上，在泗阳吃了大亏，受了贼寇多少好处？”

“你……”刘庭州没想到林缚反咬一口。

“林大人、刘大人少安毋躁，你们这么争，也争不出个是非曲直来，”站

在刘庭州身边穿五品文官服的中年人开口说道，“既然宿豫、睢宁有失城将

领过来投监，主动担下失城之罪，林大人，你看是不是将这些人交给我带走。”

“你带走？”林缚眉头一竖，看向中年人，冷声说道，“柳大人，你这话

说得轻巧，这年头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百战不殆！要是丢掉一两座城池，就

把人交给你带走，淮东大小几百个将官，以后谁还敢去守城池？”

柳叶飞被林缚顶了一句，一口气堵在心里吐不出来。

刘师度出来打圆场：“眼下之际，当是诸方竭力遏制住贼寇东进之势，

而不是急着追究谁的责任。要说责任，也只能怨贼人太狡猾，陈将军明明在

西边布下天罗地网，谁晓得他们会往东逃呢。”

张苟心里松了一口气，只要林缚不把孙壮等人交出去，还有挽回的余地。

林缚蹙着眉头说道：“我累了，不跟你们争吵，你们要是商议出什么办法，

通知我便是，我会竭力挽回形势的。”说着话，便将满堂人丢下来，他自个

儿走回后面去了。

刘庭州甩袖而走，检校御史唐恩叔以及那两个生面孔都跟着刘庭州离去。

刘师度、梁文展等人留了下来，曹子昂笑着跟他们打招呼：“大过年都不得

安生，大人三天之间率骑营驰援山阳，却被刘庭州大人如此质疑，换了谁，

心情都不会好受，还要请你们多担待。”

“好说，好说。”刘师度说道。他本打算年节过后再来淮安赴任，出了这

桩事，他也是年三十夜里从床上爬起来，带了两个小厮赶来赴任。

这时候张苟才知道那个身穿骑都尉武官服的中年人，是陈芝虎的副将高

义；穿五品文官服的中年人，是江宁派来责问失城之事的总督府参事官柳叶

飞。在陈芝虎及江宁诸人看来，淮阳残寇在陈芝虎部、长淮军及陈韩三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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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奄奄一息，已经最后垂死挣扎了，便因为这边失了两城缓了一口气——

他们一时还无法调整部署，就先一起过来追究淮东的责任。

宋佳坐在小亭里烧水沏茶，看到林缚走进来，笑着说道：“前面吵得可

真热闹，我想不听都不成。”

“刘庭州他人不笨啊，这事瞒不过他。”林缚在宋佳对面坐下，将茶台上

斟满茶的杯子拿起来抿了一口，见茶不烫，又一口饮尽，脸上哪有半点在前

厅的怒容？只是在前面争得口干舌燥，需要茶水解渴。

“睢宁、宿豫一失，曹大人就将肖魁安及淮安府军北调，去加强沭阳的

防守，”宋佳伸出纤纤玉手，又往林缚杯里倒满茶，说道，“别人一时半会想

不明白，过些日子，多半也能想明白过来。泗阳以北，你不做任何布置，便

是你最大的布置。你说说看，驻守睢宁、宿豫的二十营，名义上归属淮东军

司，但你几时调得过？再说睢宁、宿豫也非淮东两府十一县所辖的地盘，按

说是要划给徐州的，无非被你耍了赖皮，用孙壮霸占陈韩三的两处地盘，压

着不让陈韩三将手往南伸。如今孙壮换成刘妙贞，对你又有什么损失？要是

刘妙贞接受招安，接受淮东的改编，可才是叫你占了大便宜呢。”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林缚叹了一口气说道，“不管怎么说，刘安儿

的死，我推卸不了责任。就当时的情形，刘安儿不死，整个江淮都会动荡不安。

如今燕北岌岌可危，东虏一旦破关进来，从晋中、河北到河南，都是大漏水，

陈芝虎若将淮阳四五十万人屠个干净，又能有什么好处？这四五十万人留着，

说不定以后会有大用处。”

宋佳点了点头，一旦燕北防线崩溃，东虏大部骑兵将很容易往淮泗地区

渗透，唯有装备精良的精锐步卒，才能在一马平川的河淮平原上，与虏骑对

抗。要是有三四万虏骑集群往淮泗渗透，淮东在北线不足万余精锐步卒，如

何抵挡？难道要将淮河以北的地区全部丢掉？

再者，陈韩三是个很不确定的因素，江宁众人对他不待见，他在徐州也

十分困难，但他手里始终握着两万精兵。无论是北面的梁家，还是淮东，短

时间里都没有办法将陈韩三一口吃掉，也没有这个名义——一旦虏骑打透淮

泗，陈韩三叛投东胡人，淮东要如何应付？

红袄女自然也不会轻易降服，但留着红袄女作为淮东的外围缓冲，至少

能帮淮东争取一年的时间出来。在这点上，红袄女起的作用，要比孙壮强。

孙壮名义上仅节制一万两千弱旅，并且治军、理政上，孙壮要差红袄女太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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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如宋佳所说，在淮泗战事之后，除了每半月给孙壮所部集中供一次

粮饷，林缚对泗阳以北地区就不再做任何布置，这恰恰也是他最大的布置——

别人看不透，宋佳自然能看透。

说到陈芝虎，宋佳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宋家死在陈芝虎刀下的子弟也多。

“陈芝虎离开李卓，只是一把锋利的刀，”宋佳说道，“李卓是能将这把

刀用好的人，其他人不行。陈芝虎光在西边堵漏，甚至都不防你这边的缺口。

孙壮丢了两城，给红袄军打开东进的口，刘妙贞又亲自率两万精锐在淮阳断

后，陈芝虎就束手无策，便知他打仗行，可惜太缺乏大局观。”

“未必，”林缚摇摇头，说道，“他派高义过来，也有可能是怕遭淮东的

黑手。”

“也是，睢宁、宿豫丢得也太干脆利落了，换了谁都会起疑心！”宋佳

掩唇而笑，说道，“也难怪刘庭州过来指着你的鼻子骂。对了，你还要容他

继续留在淮东跟你唱对台戏吗？”

“怎么不容？淮东有个人能跟我唱对台戏，江宁方面便会觉得淮东的形

势还没有脱离他们的掌握，便能让他们心安一些。”林缚说道。

“那你这次怎么堵他的嘴？”宋佳问道。

“北军这回算是全军覆灭了，”林缚说道，“多出来的一万两千兵额，我

划八千给他，他大概就会闭嘴了。”

“那还不是你要让肖魁安永远守在沭阳？”宋佳一眼就看穿了林缚的心

思，“那从此以后，淮河以南，就没有真正能碍得了你的势力了。”

“前些日子要求海陵府衙所有官吏务必在初五日之前到崇州报到，我人

却被牵在这边走不开，不晓得背后有多少人骂娘呢。”

林缚拈了枚瓷质棋子，在黑子龙头上扳了一下，当头封住李卫的棋势。

李卫蹙眉思棋，似乎没有听到林缚自嘲的话语。

梁文展坐在一旁说道：“社稷艰难，大人马不停蹄地奔波，海陵府衙的

官吏哪一个不感怀于心？”

“不用安慰我了，我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林缚笑道，“刘庭州今天消

停了些没有？”

“到这会儿还没有见到他人呢，”梁文展说道，“淮东步军司北军的十二

营编制给了他，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柳叶飞、高义怕是对刘庭州都起疑心

了吧。再说睢宁、宿豫两城虽然丢了，但形势毕竟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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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芝虎在西边所行禁绝之政，本来就得不了人心，偏偏江宁那边还支持他。”

梁文展说的也是实情，对流民军的政策，是剿是抚，朝野素来都有争议。

李卫对二人的对话充耳不闻，专心致志地应了一子，林缚又从棋盒里拈

出一子，不忙着落子，问李卫：“李大人真就下定决心不再入仕了？”

“不了，”李卫摇头说道，“两次把睢宁城弄丢了，没脸再见同僚故友了。”

“我家里有个顽劣的小子，也快到识字的年纪了，请李大人屈尊当个西

席先生如何？”林缚问道。

“大人是杂学大宗，李卫区区一介迂腐，哪能入得了大人的眼？”李卫

不冷不淡地说道，“怕耽误了小公子的学业。”

“我家那小子让他快活两三年再入学不迟，李大人也不用忙着拒绝我，

如今你我做个棋友也不错，”林缚应了一手，又问道，“不会连棋友都做不

成吧？”

李卫没有吭声，只是伸手从棋盒里拿棋子，算是用实际行动做了回答，

一枚棋子拈在手里半天，没有落下，终是抬起头问林缚：“淮东骑兵渡淮北

上了，肖将军也守住沭阳，流寇暂时也渡不过淮河，东进也过不了沂水，北

面有陈韩三挡着，但是睢宁、宿豫两县，八千户、四万口人好不容易归乡安

顿下来，大人真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再陷入大难之中？”

淮泗战事后，没有人愿意去宿豫、睢宁任官，李卫一人兼知两县，从县

民里选拔吏员，辛辛苦苦地做安抚流难的工作。两县极为困乏，缺少农具，

没有畜力，储粮非常有限，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卫这段时间来，也陆续招

抚四万口人归乡安置，算是极为了得。若有四五十万饥民涌入睢宁、宿豫两县，

谁都知道会出现怎样的后果。最大的可能，就是饥民的规模再添加四五万人。

东南西北要是有一路封不住，四五十万饥民便会像蝗群一样，掠境大寇。

即便是封锁住了，这四五十万人，最终能活下来的也不会超过两成。

林缚手伸到棋盒里把玩棋子，脸上却苦笑道：“我这时候要派人去招抚，

陈芝虎生吞我的心思都有。”

“难道大人将四五十万人放进来，就一点后手都没有？”李卫问道。

林缚一怔，手伸到棋盒里一时间忘了抽回来；梁文展也颇为意外，没想

到李卫区区一个知县，眼睛倒是看得明白，也许长期身在睢宁，看得更清楚吧。

“君不养民，民自养之，天大地大，活着最大——也怨不得流匪四掠，

饥时易子而食，谁还顾得上礼义廉耻、忠君孝师？”李卫继续说道。

李卫这番话，令梁文展听了也暗暗动容。他虽然也铁心随了淮东，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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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无君无父、大逆不道的话，还说不出口来，暗道：这老头这几年在淮泗受

的刺激不小啊！

上回睢宁城破，李卫不忍心杀女欲上吊自杀，战后又在睢宁待了这么长

时间，思想上要没有改变，那才叫怪了！林缚这才回过神来，从棋盒里抽出

手，缓了缓脸色，说道：“李大人这番话，我便当你没有在我面前说过。”

李卫不为林缚的话所动，继续说道：“大人若有招抚之意，李卫拼着这

把老骨头，替大人到睢宁跑一趟。”

林缚摇摇头，说道：“陈芝虎且不去说他，江宁那一关，也是绝过不了的。”

宋佳在旁边说道：“张苟、陈渍二人，好像在外面跪了有好一阵子了。”

“让他们继续跪着去，”林缚不耐烦地说道，“这里哪个人想见他们？”

李卫说道：“前尘往事已过，大人无须再为老夫避讳什么。”

林缚抬头看着李卫，戏谑笑道：“便宜外公也做？”

李卫倒是抹不下脸来了，被林缚这一句话羞得老脸通红；便是站在一旁

的宋佳也听不过去，暗中踢了林缚一脚，要他见好就收。

李卫在这里能说这一番话，从此就算是上了淮东的贼船，再也跳不下

去了。

李卫任官，素来清廉，又有能力，在淮泗很有民望，所以流民军破淮泗

诸城后，一心想要招降他。李卫坚持不从贼，睢宁收复后，他从狱中得脱，

坚持留在睢宁做招抚流难的工作，声望更隆。在士子清流里，李卫也有美誉，

他铁了心投附淮东，对淮东来说，是一个好的契机。

梁文展这才确认陈渍霸占李卫之女为妻，还生下一子的传闻是真。

林缚坐直身子，吩咐亭子外的侍卫：“看在李公的面子上，将那两人带

进来。”

过了好一会儿，李卫脸色才恢复如常，看着侍卫将张苟、陈渍两人领进来。

张苟、陈渍走进院子来，在亭子外跪下。陈渍见李卫也在亭子里，微微

一怔，埋着头不吭声。张苟见林缚与李卫在下棋，说道：“末将有事相禀……”

“有什么话快说，没什么事不要打扰我们下棋。”林缚不耐烦地说道。

宋佳在旁边解释道：“李公不是外人，张参军有什么事要说，便说吧。”

张苟迟疑不定，不明白睢宁知县李卫何时不是外人了？那山阳知县跟淮

东又是什么关系？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末将与陈渍商议，刘妙贞、马兰

头等贼首或有被淮东招抚的可能，请大人许末将到睢宁走一趟。”

林缚将棋子丢入棋盒，侧过身来看着跪在地上的张苟：“你们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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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孙壮一命，好全你们的兄弟之义？”

“末将只是一心为淮东着想，没有其他想法。”张苟叩头说道。

“都学会说漂亮话了，”林缚冷嘲热讽道，“便是刘妙贞、马兰头愿意接

受淮东的招抚，那我问你们，淮东有招抚他们的可能吗？岳冷秋、陈芝虎、

陈韩三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围剿他们，孙壮丢了两城，开了个口子，让他们缓

了一口气，这会儿他们就接受淮东的招抚，外人如何看待淮东？”

“末将不知。”张苟硬着头皮答道。

“刘妙贞还在淮阳守着，四五十万饥民像蝗群似的涌到汴河西，你轻轻

松松说一句招抚，这四五十万饥民要如何招抚？”林缚又问道。

张苟又愣怔在那里，这个问题他还是回答不了。

“起来吧，”林缚挥了挥手，说道，“你护送李公到北边去，去跟刘妙贞、

马兰头说，淮东每个月借他们四万石粮，你跟他们可要说清楚了，每个月

四万石粮是借给他们的，总有一天，我要向他们讨回的；还有，他们不得在

泗阳北面、沂水西岸设防。其他事情，淮东一概不予理会。”见陈渍也要跟

着张苟站起来，又板着脸说道，“你给李公叩三个响头再起来！”

陈渍跪了一天，脑子都跪糊涂了，听林缚这么说，也不问什么，便朝李

卫“嘭嘭嘭”叩了三个响头。李卫身子僵硬地侧着，也不说受礼，也不说不受礼，

一时间面子上总下不来。他即使猜到林缚有后手，但听到林缚张口每个月秘

密借红袄军四万石粮，还是吓了一跳：一个月四万石粮，一年就是四十八万石，

淮东两府十一县去年上缴郡司的税粮也就这个数而已。

淮东有此能力，也难怪不再把江宁放在眼里了。这时候不直接招抚，也

许是不想将最后一层脸皮撕破，也许是要借刘妙贞的力量去打击陈韩三——

毕竟一旦刘妙贞接受招抚，就没有打陈韩三的名义了。

“至于孙壮，身为淮东军将，私通流寇，罪不罚不行，与随他过来投监

的十一员部众，一律剥去将职，编入崇州步营第一营当兵卒，首功不满十桩、

获级不足百，这些人一律不得提拔。”林缚盯着陈渍，“你要是敢背着我徇私

枉法，小心我扒下你身上的甲皮！”

“末将不敢。”陈渍忙不迭地替孙壮谢恩。

“你去睢宁，将他们的家人也接来淮东吧，”林缚又吩咐张苟道，“你去

跟孙壮说，他对刘安儿的恩义，从今日起便算是还尽了，不要跟我再玩身在

曹营心在汉的把戏。”

张苟、陈渍都跪下来叩头谢恩：“大人对他恩重如山，他再不识好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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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也绝不饶他！”

林缚暗叹一口气，这世道杀人如麻是寻常事，却丢不掉恩义忠孝。从曹

子昂、秦承祖，到周普、宁则臣，一个个都要保孙壮不死，更要保随孙壮过

来投监的十一员部众不死。想想也是，像傅青河、秦承祖、曹子昂等人宁叛

朝廷、不背苏门，还不是坚持忠义之念？

林缚接过宋佳递给他的空白函，签押了命令，扔给陈渍：“滚下去领人吧，

不要再在这里碍眼了！”



第九章

水煮田鸡

陈渍拿到林缚的手令，当天就将孙壮及部众从牢里接出，到行辕外叩了

头，兔子似的溜回崇州去了；张苟当天也与李卫渡淮，经泗阳秘密前往宿豫，

与流民军接触。

曹子昂处置完泗阳军务，回山阳县才知道林缚将孙壮等人夺去将职后编

入崇州步营，说道：“你把孙壮等人丢给崇州步营，周普知道了可不要跟你

急红眼？当初他可是费了好一番力气，才将孙壮生擒的。”

“所以在周普反应过来之前，我赶紧让陈渍将人领走了。”林缚笑着说。

“孙壮被剥夺指挥使的将职，要从军卒做起，骑营近期又无战事可打，

孙壮要积累足够赎罪的战功，谈何容易？”宋佳在旁边说道，“如今用崇州

步营登岸袭浙南、闽北，积累军功也容易，等到周将军真要用人时，将孙壮

及部众调入骑营，也能用到刀刃上。”

“首功十桩，获级百人，不容易啊！”曹子昂轻轻一叹。

若是在一场会战里，一支十二人的尖兵，能获得毙敌百人的战绩，至少

能将当面敌阵彻底粉碎掉！

在攻城战中，十二人的尖兵攻上城头，能获得毙敌百人的战绩，这座城

池差不多也就攻下来了。崇州步营此时正与靖海水营配合着，对奢家腹地进

行袭扰，偶尔会有攻城拔寨的战事，的确需要这样的尖兵。

搁下孙壮等人不提，曹子昂又问对其他北军将领的处置——孙壮丢掉两

城时，还有三十多将领带着家小过来。

“这三十多人，良莠不齐，”林缚蹙眉思虑，说道，“择优而用之，不堪

用的也比照原将职如悉发放俸银，暂时就这么处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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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对孙壮的处理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林缚几乎能想象到刘庭州知道这事后，

会拿怎样的语气对他咆哮。

果然，刘庭州知道林缚让人将孙壮等失城将领从山阳县大牢里提走，就

与唐恩叔、高义、柳叶飞等人过来兴师问罪。

“孙壮等人有失城之责，我夺去他等将职，充为军卒，处置有何不当？”

林缚坐在官厅里，镇定自若地应对刘庭州的责难。

这年头除了斩立决、秋斩等刑外，流放充军算是最严重的一种处罚了。

不过林缚倒是明白，刘庭州想追究的不是孙壮等人的罪责，而是想追究他纵

红袄军东进的责任。

刘庭州心里愤恨，却无奈抓不到林缚的把柄，坐在官厅坚硬冰冷的椅子

上，十分不舒服。

林缚打了个哈欠，说道：“与其纠缠这些，不如讨论如何处理后事吧。

请奏调肖魁安为步军司北军指挥使的文函，要过几天才能等到江宁兵部的回

复，但淮泗形势严峻，重组北军的事情不宜再耽搁。刘大人莫非一定要跟我

在细枝末节上争论出一个是非黑白之后，再讨论这些事情？”

刘庭州当然不愿意被别人说成不知轻重缓急的人，但是被林缚如此轻易

地转移话题，心里也是十分的不甘。

刘师度在旁边附议道：“重组北军之事，当是要务，拖延不得。”

林缚看了高义、柳叶飞一眼，意思是说接下来是淮东内部的事情，与你

们二人无关。高义与柳叶飞无奈，只得先告辞离开，然而离开时，柳叶飞对

刘庭州望了一眼，眼神里有着明显的不信任。睢宁、宿豫两城丢掉，之前的

淮东军步军司北军算是“全军覆灭”，林缚提拔肖魁安做北军指挥使，重组

北军，给了十二营的编制——这个肖魁安可是刘庭州的人。

刘庭州指责林缚养寇自重，但在外人看来，刘庭州此次所得的利益，倒

是要比林缚更大，也难怪柳叶飞怀疑刘庭州跟林缚不是真的在唱对台戏。

林缚将他看刘庭州的眼神看在眼里，心里只是一笑，也不说什么。

肖魁安此时在沭阳守备，脱不开身来，重组北军的事情，林缚与刘庭州

定下章程，要肖魁安依着行事便是。

林缚是希望从沭阳、海州一带招募流勇编入北军，实际以此缓解沭阳、

海州两县的粮荒与治安压力。这年头当兵钱饷虽然不多，但勉强能让一家人

果腹不至于饿死。林缚给北军十二营正卒六千、辅兵两千共八千兵员的编制，

算上家属，差不多能解决沭阳、海州两县超过三万流民的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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